
4 双清
审稿：朱长青 责编：刘振华 版式：张 凌 总检：朱建平2016年11月7日 星期一

从前看奶奶制酒曲，或者也
叫酒母，觉得不可思议，凭什么七
样八样草叶草根草杆混到一起，就
能酿出酒来？当初又是什么样的
聪明人物破解了这些植物之间的
密码？想得多了，只好自叹弗如。

奶奶制酒曲的法子，是祖传
下来的，没有道理可讲，她也不屑
于和我讲道理。她说喜欢七讲八
讲的都是文化癲子。但是她下达
的任务，我必须去完成，割辣叶是
其中的一项。一说这个，立即感
觉眼泪要被辣出来了。

辣叶是做酒曲的主要原料之
一，这是一种美艳但是很讨嫌的草
本植物，通身紫红紫红的，如果被
它碰到，身上立即火辣辣的，所以
本地叫辣叶，猪不喜欢鸡也不爱，
它倒也因祸得福，在阡陌边长得疯
狂。不过我得谨防它的近亲混入
——还有一种叫水辣叶的，喜欢临
水而生，叶子稍微肥大，性子不如
辣叶火爆，只配用来养猪。

我常常被辣叶辣到全身红、
痒、痛、肿，看到奶奶孤家老人的
份上，忍了。奶奶中年丧夫，我是
她的孙子孙女里最能支使得动
的。她不叫我，叫谁去？

除了辣叶，我还得帮她去找
好几样草药，那种长不高的竹子
的竹叶，还有一种背面紫色，正面
绿色的，查无学名的东西，最喜欢
长在河岸边的崖畔上，我几次在
河边马失前蹄，跌得水淋淋的，就
是因为它。大概因为是小灾小
难，所以也没有换来后福。

奶奶把这草、根、叶子全部在

大日头底下晒干，按照她心里的
比例拌入稻谷，送到磨房打里打
成粉。我忍不住又要多嘴了，从
前没有磨米的机器的时候，这些
草是怎么粉碎的？

“切烂，用磨推。”
奶奶这样一说，我的幸福感

又来了，幸亏没有早托生几十年，
要不然还要推磨呢。

“那没有辣叶的地方怎么办，
他们怎么做酒曲？”彼时我读了几
句书，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北方”，
我想那里应该是没有辣叶的。

“要你操这么多心！”奶奶骂
人了。

所有原料往大脚盆里一倒，加
水，像做叶子粑一样的，翻来覆去地
揉搓，揉到有了韧性的感觉，便团成
一个一个的小丸子，像汤圆似的，一
颗一颗地摊开在竹匾里。我想快点
收工，在掌手里一次揉两颗，奶奶不
说话，于是揉三颗，奶奶骂人了，嫌弃
我揉的模样不周正，歪瓜裂枣一堆。

做酒曲的时间都是夏季，因
为那时候山间草药齐全，温度相
宜。于是我好几年的暑假，都葬
送在酒曲上，我烦恼极了，因为我
太想下河摸鱼了，太想去竹林里

飞了，太想拿个缝衣针去钓青蛙
了，但是宝宝心里苦，宝宝不说。

奶奶有时候会被我的老实打
动，觉得有必要对我好一点，斟酌
了好久，说：“以后你出嫁的时候，
我那个电视机就给你当嫁妆。”奶
奶的意思是把电视给我开工资，
不算白使了我这个劳力。

奶奶那个黑白电视，三百多
元买的，很不便宜，我客气地说：

“您只管留着，我不要您的。”但奶
奶还是坚持会帮我留着，我也就
不说话了。我打定主意不要，她
那个电视太多雪花点了。

酒曲团好，下面铺上稻草，上
面盖一张薄棉被，天气最炎热的
那几天，盖一张床单就可以了。
约莫一两天，酒曲上长出一层白
色的毛来，一揭开棉被，酒香扑
鼻。奶奶便支使我拣出来，放到
太阳底下去晒。拣的时候要特别
小心，手重了容易碎，否则成事不
足败事有余，要挨骂的。

有时候大约温度太高，酒曲
发黑，前功尽弃，奶奶便认为是
我手脚不干净，或者说了不好
的话，给“淤”坏了。我觉得这
是奶奶迷信，可是上哪里说理

去。
这种酒曲是用来做老酒的，老

酒就是烧酒，不管米烧酒还是红薯
烧酒，都是烧酒。奶奶说她的酒曲，
一斗米放半斤就足矣，我疑心奶奶
吹了四分之一的牛皮，因为她自己
熬烧酒的时候，似乎比半斤要多。

倘若是做甜酒的酒曲，配料
就更啰嗦了，除了辣叶、竹叶、水
杨柳、枇杷叶等乱七八糟的之外，
还有甜酒草和酒洋草是万万少不
得的，要不然酒就寡味而少汁。
甜酒草找起来很麻烦，其叶子嚼
到嘴里是甜的，便是不做酒曲的
人家，看到了也喜欢捋到嘴里嚼
一嚼，或者采了拿到集市上去卖，
因此物以稀为贵。为了一把甜酒
草，我不知道在灌木丛里打了多
少滚儿。今天我还能踩着高跟鞋
在山里走得如同平地似的，就亏
了当年扎实的童子功。

甜酒的酒曲是论颗卖的，价
钱比老酒的酒曲贵得多。酒曲与
别的生意不同，一定得保证质量
杠杠的，否则坏了人家的好米，冲
了人家好事，人家会上门来兴师
问罪的。因此我老替奶奶担心，
但是那么多年，竟然没事，真好！

过了很多年，我从远方回家，
兴冲冲地说，现在有一种化学酒
曲，做出来的酒特别甜，比奶奶的
酒曲甜多了。

又过了很多年，我从远方回
家，喜洋洋地说，现在有一种酒
曲，不是化学的，是草药的，就像
奶奶当多做的酒曲，这时候奶奶
已经不在人间好几个春秋了。

◆精神家园

酒酒 曲曲
楚木湘魂

喜欢在春天的时候
回家

喜欢去看油菜花
那铺天盖地的金黄
有弥漫着各种香料

的风
争先恐后地来舔舐
能看到千万只蜜蜂
它们的嗡嗡声填满

了空旷的原野
这个时候
我就看到了母亲
她的额前堆着白雪
怀里端着簸箕
脚下有一大片的紫

云英
在我很小的时候母

亲告诉我
油菜花是美的天使

还有那黑色的籽籽
炼出的油

金黄金黄
喷香喷香
吃了小孩不闹病，

老人也健旺
它的杆杆还能当柴

火
一点就燃
烧得红红火火
母亲这样说的时候
我的眼睛就被那金

灿灿的光芒
蛰了一下
好像蜜蜂尾部的绣

花针
绣出母亲的模样
绣出千万朵怒放的

油菜花

◆湘西南诗会

母亲是朵油菜花
（外一篇）

袁姣素

西施（沉鱼）

浣纱溪里鱼沉水，
颠倒吴宫祚运隳。
报国初心情了后，
五湖帆卷彩云飞。

昭君（落雁）

倾城落雁嫁天骄，
靖汉安刘旷世劳。
文帝昏庸烧醋火，
何曾错杀寿延毛。

貂婵（闭月）

明媚娇妍月闭光，
身逢未世搏苍凉。
谋臣智短偏生事，
殒我红颜一段香。

玉环（羞花）

妩媚丰腴花亦羞，
红绫三尺恨难休。
江山倘使金瓯固，
恩爱焉能葬冷丘。

妲 己

国色天香雪玉凝，
非为祸水是晶莹。
只因缺德君王误，
捐却头颅毁却名。

郑 旦

四眼井前双比美，
明眸照澈水生辉。

柔肠侠骨吴钩舞，
落魄夫差路不归。

褒 姒

曾经一笑戏侯王，
狼再来时剑戟藏。
飞血头颅肥野草，
始知诚信系兴亡。

飞 燕

天地精华毓慧灵，
翩翩起舞掌中轻。
荣枯看淡寻常事，
贵庶云泥未可惊。

甄 宓

髻挽灵蛇别具才，
天生贤德命偏乖。
人间幸有陈王赋，
留得惊鸿照影来。

冯小怜

肌肤如雪气如兰，
夏若凉冰冬若绵。
放诞荒淫北齐乱，
始知女子德为先。

大乔 小乔

二月春风发玉枝，
双莺娇媚带香啼。
可怜赤壁横江火，
铜雀空留杜枚诗。

◆古韵轩

古代十二美人咏
刘宝田

收割的日子，总是很想家，很想念田园。
中秋，我们驱车回80里外的老家，一来看

看父母，二来想重温一下秋天的气息。秋天是
收获的季节，而我，已十多年没下地干活了。

车子在乡道上蹿上蹿下，一会儿隐入山
林，一会儿出没田间。秋阳下，一田一田的稻
穗羞涩地低着头，怀揣着膨胀的心事。秋风
吹过，沉甸甸的稻子轻轻摇曳，孕妇一样，生
怕惊到肚里的孩子。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掩映在深山里
的老木房羞答答地出现了。儿子似一匹脱缰
的野马，欢呼道：“奶奶，我们回来看您了！”婆
婆正在翻晒水泥地上的新谷。“妈，谷子打完
了？”“没啊，你哥嫂正在对面打呢！”我们放下
东西，戴上斗笠，走向轰轰作响的田野。

大哥正驾驶小型收割机在忙碌。一路开
过去，稻穗连同稻杆被铁嘴吞没，稻谷光溜溜
地落入口袋，而脱穗后的稻杆齐刷刷从一侧
落在地上。嫂子跟随在收割机旁，偶尔弯腰
捡拾一串遗漏的稻穗，或者将装满谷子的蛇
皮袋子从架子上拖到地上。小型收割机速度
不是很快，一亩田大概要一小时，不过它小巧
灵活，适合在山区操作。没多久哥就将一丘
田收割完了，他笑眯眯地说：“现在收谷子容
易，我们家就二亩八分田，我和你嫂子一上午
就搞定！不过这几天天气好，要我上门收谷
子的人很多，电话都快被他们打爆了！”

隔壁田里有台打谷机在“嗡嗡”响着，一
对五十来岁的夫妇正在收割。他们捞起一束
束稻把往打谷机滚筒上翻动，被碾碎的茅草
飞扬着，扑了他们满身满面……

我忍不住问他们：“叔，怎么不用收割机
收呢？”他们停下手中的活说：“等你哥收谷子
的人太多了。趁天气好，要抓紧时间抢收，万
一天下雨，一年又白忙活了。再说，现在用柴
油打谷机，比过去用脚踏打谷机轻松多了，只
有割稻花时间，一亩田两个人要割三个多小
时，腰酸背痛！”

说到脚踏打谷机，应该是打谷历史中的
第二代收割器了。它外形和第三代柴油打谷
机差不多，主机少了柴油驱动器，连接滚筒的
是杠杆加踏板，靠人一只脚踩在踏板上，上下
用力带动滚筒转动。后面是箱桶，接收从滚
筒上脱下来的稻谷、茅草混合物。

用这种打谷机打谷子的艰辛，已经深深烙
在我的记忆中。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每天清
晨，酣睡中就会被母亲喊醒：“快起床，和你爸、
哥、姐去割稻谷！”我搓着肿胀的双眼，握着专
属的镰刀，踏着露水一头扎进稻田中。割稻需
要埋头弯腰，一手握稻杆，一手拿镰刀发力。
割倒的稻把要朝一个方向摆成扇子一样晾晒，
经太阳暴晒后的杆子有所枯萎，打稻时杆把才
不胀手，谷粒也容易脱落。割稻时，稻穗打在
脸上辣辣地疼，刀刃似的稻叶常常划破我的手
臂。有时，一不小心稻谷扎进眼里，眼泪哗啦
啦就流了出来……割稻是需要毅力和恒心的，
稍一泄气就无法再坚持。为了督促自己，每次
割稻前我们都按年龄大小分摊任务，因为我是
老幺，总是受到照顾。可是，当太阳火辣辣地
照在背上、饥肠辘辘时，年幼的我总是流着泪
要罢工。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哥哥姐姐就哄着
我：“你先加油割，我们割完就帮你。”于是我又

勉为其难地一会儿割稻谷，一会儿用镰刀愤懑
地砸泥巴……那时我们都太小，一起忙活两三
小时，也就能割一亩田。

父亲和母亲负责打谷子，早饭后，“轰隆
隆”的声音响彻山谷。他们手抓稻把，抬起
手臂，将稻穗在滚筒上翻转，右脚使劲地踩
着踏板，喘着粗气，汗流浃背。我们三姊妹
继续割稻，直到完成爸妈一天所需要的量，
才停歇。之后，我们还要负责清理打谷机后
箱稻谷里的茅草。谷子、茅草从滚筒上飞下
来，打在脸上、手上，针扎一样难受。灰尘更
是无所顾忌地扑头盖脸而来，无孔不入。清
完茅草还要扎稻草，一把把晾晒好，等秋收
完后再挑回家。很多时候，我们累瘫在稻草
上，仰望着蓝天痴痴地想，“什么时候我才能
像白云那样自由悠闲啊？”每每这时母亲就
说：“要想不吃这个苦，就发狠读书，卖了这
锄头把！”是啊，农村娃唯一的出路就是读
书。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三姊妹后来都考上
了学校，如愿以偿地吃上了“国家粮”，终于
摆脱了打谷子的命运。

比第二代打谷机更早的是斛桶。斛桶更
原始，由一块底板、四块下窄上宽的梯形木板
组合而成。儿时有一个谜语：“四四方方一座
城，两个将军来攻城，砰砰砰砰几大炮，无数
散兵进了城。”谜底就是用斛桶打谷子。用斛
桶打谷子更需要力气，力气大，谷把砸在斛桶
上的声音就清脆洪亮，谷粒就脱落得快；力气
小，声音就绵软沉闷，要反复击打好几下谷粒
才脱落。一天打下来，浑身像散了架一般难
受，好在我们那时候已经不用斛桶了。不过
斛桶打的谷子倒是最光溜最漂亮，因为瘪谷、
茅草都掉不下来。

夕阳西下，暮色四合，我们和哥嫂一起运
着稻谷回家了，收割后的田野只剩下一把一
把的稻草。它们静静地立在那里，是在感叹
时代的变迁？还是在期待冬天下一场大雪，
来孕育明年新的收成？

◆乡土视野

收割的日子
吴清荣

和于琴瑟之音
静在高山流水
一指芊芊素手的江山
笑谈日月风云
万物常生常灭
谁能与你肝胆相照
一种流动的暖
抵达心经
谁 又 神 韵 宛 在

轻启齿贝
垄上的花草 微

醺的晚风
止于鼻息 止于

汹涌之绿
那是红芙国里
万顷的生命之绿

蜿蜒而上
如千娇百媚的绝色

女子
轻点朱砂
如访古探幽的脉脉

奇香
妆点红颜
于群山之巅
于古楼之上
养心 品茗
修补光阴
流年经转
谁以一线澄明
贯穿今古
谁仍青春不老
煮沸一壶将军红

红芙国里

山城晨光山城晨光 雷洪波雷洪波 摄摄


